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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实践与启示

马  涛   杨晓春   刘浩玉卓   洪武扬    MA Tao, YANG Xiaochun, LIU Haoyuzhuo, HONG Wuyang

20世纪开始，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经历了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再到如今的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涵演变。英国作为其中的主要引导者和推动者，通过不断完善政策设计和治理体系，逐步探索出多级

部门、多元政策和多方主体协同的创意产业协同路径，推动着创意内涵与时俱进、创意经济稳步增长和创意空间规模集

聚，为我国创意产业提供了良好示范与发展思路。通过分析总结英国创意产业演进历程中的现实基础和协同路径，结合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尝试从创意体系、创意氛围、创意空间和创意内涵4方面提出对我国创意产业高质量协同

发展的建议。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worl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grown fast, shifting from culture industry 
to cultural industries, to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finally to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United Kingdom, as a major 
promoter, has gradually explored the synergistic path of multi-level departmental synergy, multi-policy synergy, and multi-
subject synergy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policy design and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creative 
connotation with time, the steady growth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and the scale gathering of creative space, and providing 
a good model and development idea for China's creative industry. By analysing and summarising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synergistic path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UK's creative industries,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high-
qualit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creative industries in four aspects: creative system, creative atmosphere, creative 
space, and creative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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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世界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国自2006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快速

发展[2]，如今开始迈向数字化、智慧化的重要

转型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着力提升产业韧性和创新质量。新的发展

格局和政策背景下，加快创意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我国经济转型与突破的

重要引擎。以英国创意产业为考察样本，深刻

把握其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实践机制，对推

进我国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Practic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UK Creative 
Industries

0 引言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创意产业内容和

定义的国家[1]，截至2019年，英国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自

1998年发表《创意产业纲领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以来，英国陆

续发布了一系列战略报告，通过持续完善协同

管理机制，促进产业与数字、科技的有机融合，

逐步构建了英国特有的多部门、多政策和多主

体协同的创意产业协同路径，有效推动了创意

经济稳步增长和创意空间规模集聚，对我国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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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已有大量相关研究，如邹琳等[3]基于

创意场域视角，梳理总结了伦敦创意产业发

展趋势及影响创意场域发展的内外动因；金

雪涛等[4]分析了数字经济政策推动下，英国创

意产业融合发展与转型的趋势和具体内容；

王洪斌[5]总结了英国新工党执政期间的创意

产业政策及实施效果；熊澄宇[6]1-357、毕佳等[7]

梳理了英国创意产业的历史起源、发展模式

及管理机制。

总体上，现有对英国创意产业的研究多

集中在政策制定、发展模式、影响机制、管理体

系等方面，而较少涉及创意产业的协同机制和

系统性路径构建，缺乏对英国创新产业成就背

后的实践策略的挖掘，对英国创意产业发展内

涵的长期演变梳理不够清晰。因此，本文立足

于产业协同视角，在系统梳理英国创意产业的

历史起源及内涵演变的基础上，厘清影响创意

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径，尝试提

出对我国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借鉴。

1 英国创意产业的内涵演变

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息息相关，但并

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产业。传统文化产业主要

强调文化制品与文化服务，而创意产业则强

调借助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提升。自

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在《创意产

业纲领文件》中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定义以

来，英国创意产业一直在向数字化领域进行

探索和延伸，内涵上经历了从传统以文化产

品及服务为主的文化工业到重视数字化的现

代数字创意产业的演变，在演变过程中，英国

一直积极构建多政策、多部门、多主体的协同

机制，探索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

实践路径。

1.1    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变

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首次提出“文化

工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8]，用以替代“大

众文化”及其阐述的大众文化产品与生产过

程[9]。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大量资源

技术的注入，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向高附加值的

制造业、服务业过渡，“文化工业”演变为“文

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这一中性词，表

明了当时各个文化行业与市场经济日益紧密

的联系[10-12]。英国创意产业在世界文化产业蓬

勃兴起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下简称“二战”）后，英国政府认识到

文化艺术对教育的重要性，从而逐步加强文

化管理，建立和扩大官方文化管理机构，并通

过“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实行间接管

理。此期间英国政府和非政府的协同管理初

步显现，但当时英国并没有“文化产业”这

一提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次使用

“文化产业”一词，并实行“大文化”政策，

通过改革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合并管理职能

和扩大管理范围等措施来加强政府对文化的

干预[6]95-97。

1.2    文化产业向创意产业的转变

1997年，布莱尔政府听从约翰•霍金斯等

人有关发展创意经济的建议，制定了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并在政策文件中正式使

用“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一词，由

此带动了全球创意经济的浪潮[13-14]。同年，英

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工作

组（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以评估

和确定创意产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和社会发

展的政策措施，并在之后的5年里大幅增加对

艺术和文化政策的财政支持。此后数年里，英

国政府相继出台了资金扶持、知识产权保护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在此基础上，艺术机构纷纷与地方政

府开展合作，帮助创意企业实现创意培训等方

面的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机构组织与政府、

企业多主体协同合作的发展情景。

1.3    创意产业向数字创意产业的转变

（1）国际经验

21世纪，工业4.0引起的技术与文化的碰

撞为创意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英国政

府积极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布局，推动创意产业

与数字技术的融合。2009年的《数字英国》

（Digital Britain）报告提出数字技术与创意

产业应当彼此融合；2015年，英国出台《英国

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明确提出创

意产业向数字化转型；2017年英国政府进一

步突出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将文化、媒体和

体育部改组为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融

合了数字元素的创意产业不仅在产业内实

现了结构升级，同时也将带动更多产业的发

展[4]65-66。2023年2月，该部门被拆分为科学、

创新和技术部及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至此，

英国已形成一套明晰高效的与数字经济融合

发展的战略体系，为数字创意产业（digital 

creative industries）的多部门协同、多政策协

同、多主体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2 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协同诉求

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创意产业视为城市

经济振兴和空间协同发展的关键部门[15]。经济

上创意产业通过溢出效应来提高企业生产率

和创新性[16]，[17]455；空间上在街道、社区和城镇

等不同尺度上形成创意“微集群”[18]。依托于

创意经济和创意集群蓬勃发展的态势及数字

信息等技术的不断迭代，英国政府积极应对创

意产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和紧迫性，探

索数字经济时代下创意产业新的运行逻辑和

发展路径，奠定了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基

础，而随着创意产业内涵的不断演变与协同发

展的持续深化，英国的创意经济稳步增长，创

意空间规模集聚明显，英国创意产业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效。

2.1   创意经济稳步增长

创意产业为英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带动了其他行业就业数量与工资水平的

协同增长[17]456-457。数据显示（见图1），创意产

业为英国经济创造的经济总增加值（GVA）

超过航空航天、汽车、生命科学、石油和天然

气行业的总和，占英国GVA的近6%，其增长

速度是英国整体经济的4倍。同时，创意产业

在英国雇佣了近200万人，创造的就业机会

是英国平均水平的3倍，创意企业占英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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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业近1/8[19]。

创意经济的持续增长，吸引了来自行业

协会和其他企业的大量投资，也得到政府的大

力支持，为创意产业协同发展中政策支持和商

业环境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2.2   创意空间规模集聚

产业集群化能够通过降低创新成本、促

进本地网络集体学习、支撑创新创业生态和衍

生本地化技术溢出来推动创新的发生[20]。有别

于其他产业集群，创意集群的“创意”要素使

其既产生经济价值，又产生社会和文化价值，

通过在集群内部和集群间培养信任，促进社会

互动、合作和知识交流[21]，催化区域和城市的

创新创意增长[22-23]。

在英国，创意集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已成为许多政策制定的基础[24]。创意集群

的分布具体可以通过区位商识别，其公式为：

式中：LQ表示区位商，ei,r表示 i 产业在 r

地区的就业情况，当LQ>1时，表示该地区产业

就业比重大，专业化和集聚程度高，反之则表示

就业比重小，专业化和集聚程度低。从图2可以

看出大伦敦地区的区位商要远高于其他地区，

英格兰东南部和西南部次之，表明英国的创意

企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东南部，尤其是大伦敦

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集群（见图2）。

2.3   创意产业协同发展诉求

英国创意产业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但

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着管理体系复杂、资金

限制和人才欠缺等问题。对此，英国一直积极

探索有助于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措施，希望

通过完善创意产业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促

进多主体协同合作，实现创意产业协同发展。

2023年6月，英国创意产业官网发布了《创意

产业部门愿景：推动增长、培养人才和发展技

能的联合计划》，提出了英国创意产业至2030

年的3个愿景目标：（1）建设创意集群，促进

经济增长；（2）发展创意技能，培养高效和包

容的劳动力队伍，为英国各地增加广泛的就业

机会；（3）持续增强创意产业对个人和社区、

环境和英国全球地位的积极影响。这些目标为

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加大了其对

协同发展的诉求。

3  英国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历年来，英国创意产业面临的发展困境

主要包括管理部门相互牵制、创新成本和资金

限制、创新人才欠缺等。为此，英国创意产业部

门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创意经济增长、培养创意

人才和发展创意技能的新愿景，并针对性地提

出和采取了包括多级部门协同、多元政策协同

和多方主体协同3个方面的协同发展实践。

图1 英国创意产业就业岗位数和经济总量增加值变化趋势（2011—2021年）
Fig.1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jobs and total economic value added in the UK creative industries (2011-2021)

资料来源：DCMS行业经济预测（2022）。

图2 英国创意产业微型集群及产业区位商
Fig.2  UK creative industries micro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locators

资料来源：英国创意产业集群地图https://www.arcgis.com/apps/View/index.html?appid=007e1de4a01a46b196ad2ccaed20eb3b&extent=-20.3307,49.5899,17.1766,59.5069。

a  英国创意产业就业岗位变化趋势                        b  英国创意产业经济总增加值变化趋势

a  英国创意产业微型集群                                                                           b  英国按细分行业和地区划分的创意产业区位商 （2018年）
注：图2a中集群1表示创意企业高度集中且目前呈现增长趋势的成熟集群；集群2表示在成熟集群之外，创意企业集中程度较低且增长水平较低的区域。图2b表格中的空值表

示无法获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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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英国创意产业管理体系
Fig.3  UK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英国政府机构设置整理而成。

3.1    多级部门协同，建立完整的创意产业管

理体制

（1）纵向分级管理

英国创意产业纵向上建立了完整的3级管

理体制（见图3），中央一级为文化、媒体和体育

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 Sport），

是统领全国文化、媒体、体育事业的中央政府

部门，负责制定和监督文化政策实施及经费划

拨；中间一级为各类全国性的非政府公共文化

机构及地方政府，这些非政府公共文化机构起

着文化管理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是为了摆脱政

府的不正常审查，保证政党轮替时文化政策的

连续性，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文化经费的调配

客观公正，不受党派政治倾向的影响；基层一

级属于地方艺术理事会和艺术委员会，它们直

接面向分散于各地城乡的各类创意企业、艺术

组织和相关从业人员，担负着贯彻落实文化政

策和使用文化经费的职能。上述3级管理机构

各自相互独立，无垂直行政领导关系，通过制

定和执行统一的政策、逐级合理分配经费而相

互联系在一起，在管理实践中有效避免了各部

门间相互牵制的现象，对推动创意产业和社会

经济的融合发展有重要作用[6]111-115。

（2）横向分工协作

横向上，中央政府部门间紧密合作，共

同负责创意产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实

施。主要事由经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管理，

相关事由经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处理。如成

立于2023年2月7日的科学、技术与创新部

（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 

Technology），该部门汇集了前商业、能源和

工业战略部以及前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的相关部门，通过优化公共投资、促进多元化

研究创新体系、倡导创新服务、实施数字信息

关键立法和监管改革等事项推动英国的创意

产业创新发展。

3.2    多元政策协同，营造有利的创意产业发

展环境 

为了促进创意产业的传播，英国中央与

地方政府、企业通力合作，大力支持创意产业

项目的实施与发展。一方面，通过引入地方产

业战略，加强与地方企业、联合机构的合作关

系，实施创意产业优惠政策，为创意产业营造

更具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和战略环境；另一方

面，强调人是产业战略的核心，建立世界级水

平的技术教育体系，鼓励国际交流合作和技术

创新，为创意产业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和

创新环境。

3.2.1    促进产权保护与金融体系建设

（1）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经过400多

年的发展，英国形成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自1623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

的专利法——《垄断权条例》以来，逐渐奠定

了英国在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鼻祖地位。

同时，英国还参加了众多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

公约，包括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

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

公约》、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TRIPS协议）》等。可以说，英国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达到了“苛求”的程度，在完善自身

知识产权制度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世界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

（2）促进金融体系建设（税收和投资）：

英国政府对创意产业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减

免政策，同时利用社会集资的方式对创意产业

持续投资，与行业共同推动成立了众多基金，

建立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银行和行业基金

及创意产业之间紧密联系的融资网络，形成健

康的研发系统，确保大规模公共资金的流动效

率（见图4）。

（3）支持创意合作社模式：近年来，社会

经济的阶级不平等引起的创意产业结构性失

衡问题得到关注。相比传统等级制商业结构，

创意合作社形式能够提供更公平的商业模式。

Boyle等[25]、Oakley等[26]对此展开了研究探

讨，通过关注苏格兰实践中的创意合作社模

式，探索人们建立创意合作社所必需的技能与

知识，并建议政府关注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公

共政策和公共运动提高对创意合作社的认识。

3.2.2    加强创意国际交流与产品输出

（1）加强国际创意交流：英国政府认为

加强与其他国家创意产业领域的交流，有助于

消除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并产生互利互补的效

果。从2006年起，英国政府资助发起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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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英国研发系统公共资金体系
Fig.4  Public funding system for the UK R&D system
资料来源：英国研发路线图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research-and-development-roadmap/uk-

research-and-development-roadmap#ensuring-a-healthy-rd-system。

创意之都”项目，计划在中国和印度设立5个

创意产业中心，以促进英国与中国、印度当地

创意企业的合作交流。

（2）促进创意产品输出：英国政府为推

动文化产品出口，成立了创意产业输出顾问团

（CIEPAG），对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咨询建

议，并就促进创意产品出口、打造英国文化产

业品牌等提供政策意见。创意产品的国际化帮

助英国打造了许多世界级文化品牌，如享誉全

球的“哈利•波特”系列文化产品等。

（3）通过媒体节事活动拓展网络影响力：

媒体及网络的快速发展极大拓展了创意产业

的发展空间。在伦敦，政府通过搭建创意网络

平台，定期举办设计展、艺术展、音乐会等时尚

节事活动，支持创意节事活动促进创意产业

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真正实现创意的生活化

发展[3]105。

3.2.3    推动创意与数字科技融合

（1）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创意产业数

字化：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认为注重开

发创意是英国创意产业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

推动因素。2009年发布的《数字英国》报告

明确提出，要在数字时代，将英国打造成全球

创意产业中心。此后，英国将创意产业作为现

代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以数字化平台为创意

载体，不断促进文化与数字、科技的融合，造就

了英国创意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2）加大创新投资，将创新作为关键驱动

力：英国升级、住房和社区部（Department for 

Levelling-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在

白皮书“升级英国”（Levelling up the United 

Kingdom）中指出，创意和创新是经济再平衡

的关键驱动力[27]；英国企业研发投资仅占GDP

的0.9%，远低于韩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国

家，因此Kulka等[28]建议扩大对创意产业集群

的投资力度，并针对现有R&D体系进行改革，

鼓励创意组织创新。

（3）高校与企业联动，制定长远的创意

人才培养规划：英国制定了长期、系统的创意

人才培养规划，为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充足动

力。首先注重在高校中努力培养创意产业人

才，积极寻求专业知识和技术资源的联系[29]；

其次注重培养英国公民的创意素质与创意能

力，通过制订政策和采取措施，实施博物馆、美

术馆的免费参观等一系列方案，努力营造英国

社会的创意氛围。

整体来看，英国的创新过程发生在一个

生态系统中（见图5），企业、公共研究机构、教

育提供者、金融机构、慈善机构、政府机构和许

多其他参与者通过在国内和国际上交流技能、

知识和想法进行互动。

3.2.4    深化产业战略衔接与空间规划层级传

导过程

（1）国家战略与地方产业战略相结合

（见图6）。国家战略导向下，英国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合作，制定长期的地方产业战略目

标，并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为城市、城镇和农

村地区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对英国生产力的

贡献制定明确的优先事项，使地方能够充分发

挥其独特优势，更好地协调地方层面的经济政

策，并确保加强跨区域合作[30]。

（2）空间规划策略层级传导。以大伦

敦地区为例，首先在英国国家规划政策框架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下，制

定全市层面的《大伦敦规划》，支持多样化的

文化设施与创意产业的持续增长；然后在地方

（社区）层面制定社区规划，推行创意企业区①

计划并充分考虑其特定要求，提供合适、有吸

引力且负担得起的空间及配套政策。

3.3    多方主体协同，培养广泛的创意产业伙

伴关系

（1）设立创意产业对话平台，促进产、学、

研合作

① 目前，伦敦已建立9个创意企业区，包括克罗伊登（Croydon）、伊林（Ealing）、哈默史密斯—富勒姆（Hammersmith & Fulham）、哈林盖（Haringey）、豪恩斯洛

（Hounslow）、兰贝斯（Lambeth）、陶尔哈姆雷特和哈克尼（Tower Hamlets & Hackney）、刘舍易姆（Lewisham）和沃尔瑟姆弗雷斯特（Waltham Forest）。
注释：

图5 英国创新生态系统框架
Fig.5  UK innovation ecosystem framework
资料来源：《英国创新战略：通过创造引领未来》https://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innovation-strategy-
leading-the-future-by-creating-it/uk-innovation-strategy-

leading-the-future-by-creating-it-accessible-webpage#part-1-
innovation-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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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倡议设立了创意产业高等教育

论坛，努力促进产、学、研间的对话与合作，这

对创意产业的学习者、研究者和从业人员，无

疑都有加深了解和共同提高的作用。政府和业

界经常举办不同规模的创意产业推介及创意

产品营销活动，以促进创意工作者和广大公民

间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培育公民的创意素质及

创意产品消费能力。

（2）区域协同，打造创意产业集聚区

英国东南创意经济网络（South East 

Creative Economy Network，SECEN） 与大伦

敦管理局（Greater London Authority，GLA）、

泰晤士河口发展委员会（Thames Estuary 

Growth Board，TEGB）等部门组织合作，于

2017年2月13日正式推出泰晤士河口生产走

廊②的概念（见图7）[31]，旨在联合东伦敦、北肯

特海岸和南埃塞克斯，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创意

和文化生产中心，引领全球创新、创造新的就业

机会、培养当地人才并支持快速发展创意经济。

研究表明，泰晤士河口生产走廊有潜力创造

50 000个就业机会，为英国经济创造37亿英

镑的收入，成为英国最大的创意生产集中地。

4  英国创意产业协同发展对我国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我国创意产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

著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也持续加强。2018年出台

的《关于加强和规范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通

知》强调坚持以文化属性定位定向，继续统一

使用文化产业概念，使我国的创意产业内涵得

到统一。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国各地区创

意产业发展还存在管理体系不够完善、创意营

造氛围有待提升、创意空间仍需优化、创意产

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度有待提高的现实问题，

而英国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我们

提供了良好示范。

4.1   建立规范统一的创意管理体系

城市创意管理体系的规范统一能够最大

程度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需要社会

公众、政府部门和以文化组织等为代表的非政

府组织的全方位协同参与。2010年9月，上海

市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辅助研究编制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与

政策，协调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创意产业集聚

区建设等。自该机构成立后，上海市在不到两

年内迅速认定了118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然

而园区定位不清晰、文化内涵缺乏、政府干预

图6 英国创意产业相关战略政策和专题报告时序图
Fig.6  Timeline of strategic policy and thematic reports related to the UK's creative industri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英国政府官网政策文件整理而成。

图7 泰晤士河生产走廊
Fig.7  Thames Production Corridor

资料来源：根据《泰晤士河生产走廊：投资案例》中示意图改绘而成，https://www.london.gov.uk/programmes-
strategies/arts-and-culture/current-culture-projects/thames-estuary-production-corridor。

② 泰晤士河口地区从伦敦一直延伸到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海岸线，包括7个东伦敦自治市镇：巴金和达格纳姆（Barking and Dagenham）、贝克斯利（Bexley）、格
林威治（Greenwich）、哈弗林（Havering）、刘易舍姆（Lewisham）、纽汉姆（Newham）和托尔哈姆莱茨（Tower Hamlets）。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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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以及管理模式混乱等问题仍存在[32]。鉴于

此，我国创意产业要实现长远的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建设信息共

享平台等措施建立健全的多元参与管理和监

督检查体系，通过鼓励社会力量、联合文化行

业协会组织等措施改善行政主导和过度干预

的发展局面；另一方面，规划上要注重规划体

系与管理体系的有机融合，相关管理部门要积

极探索有效的规划编制方法和内容，纵向上建

立长远的战略性发展规划部署，提出创意产业

和城市经济、空间发展深度融合的有机路径，

保障城市创新创意发展的竞争优势，横向上以

专项规划为支撑，逐层分解目标，以创意、创新

引领城市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33]。

4.2   通过政策驱动创意氛围营造

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

政府应当重视培育政策环境对创意产业发展

的重要价值，发挥外部产业政策驱动与产业内

部创新创意导向的内外协同效应，创造社会经

济可持续和创意氛围活化的综合价值，主要

包括4方面：（1）完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和管

理体制。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和服务水平[34]。（2）扩大国际交流传播

能力。加强创意产品出口基地建设，积极发展

对外贸易，开拓海外市场，支持优秀的创意产

品“走出去”。（3）引导产业创新发展。强化国

家战略和地方战略规划的衔接，提升数字产业

装备实力，从促进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等方面

入手，明确新型业态培育的主要措施和重点领

域，引导业界针对创意领域开拓创新，让创新

潜力充分涌流，形成更多新增长点和增长极。

（4）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强调人才队伍建设和

人力资源管理，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结

合、创新合作、创新监督评价体系等建设，积极

培育科技创新型人才。

4.3   打造区域协同的创意集聚空间

以产业协同为纽带构建区域间的利益协

调和要素一体化机制，打破行政边界和制度的

桎梏，有利于区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

置。创意产业因其较高的地租支付能力，能够

选择在城市中心区域聚集[35]，因此可以依托创

意功能空间的塑造来激发城市创意产业的创

新、交流与供给。与传统的空间塑造不同，创意

空间的形成需要区域内部的多利益主体相互

协商并通过“局部建设”来实现，区域政府一

方面应当明晰地方利益诉求，鼓励区域多方利

益主体积极互动，通过建立地方协商机制开展

长期动态化交流，发挥联动效应，推动创意产

业的区域优质集聚、资源共享、多元融合；另一

方面，需要注重规范发展创意产业园区和创意

街区，推动区域创意产业带和产业走廊建设，

发挥典型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示范带动效应，推

动不同地区结合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形成定

位清晰、差异互补、专业集聚的良好态势。

4.4   以数字化创新丰富创意内涵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

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突出‘创

新’在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推动内容、技

术、模式、业态和场景的全方位创新，强调激发

市场的创新活力”。结合政策背景，我国创意产

业应当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相

互耦合，促进创新与创意发展的共生共赢，并

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加快发展数字创意

产业和创新型文化业态，构建创新驱动、结构

完整、特色鲜明的现代创意产业体系；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实施“文化+创意+创新+智慧+”

的战略，加快品牌建设和衍生市场拓展，不断

丰富创意产业内涵。同时在一定时期内，必须

保持国家重大决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

性，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和产业分类等重大政策

的宣传要谨慎研讨并经专家科学论证和认真

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保证我国不同地区针对创

意产业内涵界定和政策制定上的一致性。

5 结语及展望

我国目前正在全面、大力地推进“创新工

程”和文化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创意

产业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数量维度上，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均上榜世界创意城

市百强名单，并在电影、动漫等单项发展上有

了重大突破，逐步拓展了海外市场。整体上与

英美等国家的核心城市相比，营收实力和创新

生态仍有待提高；国际竞争环境中，我国尚处

于全球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后端，空间布局上

的集聚质量与协同治理水平亟待优化提升。

英国等国家在创意产业方面具有很多传统优

势，出口与对外合作需求强劲。因此，抓住当

前机遇，加快适应全新的语境和全球竞争场

域，将自身发展同全球局势接轨，努力促进与

发达国家和国际一流城市的同业合作、并购、

贸易，对创造商机、促进创意产业务实合作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同时，在国际语境下，美国作为世界创意

产业产品第一大生产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

来其文化创意产业飞速发展，从2000年开始

主导全球的文化创意产业重组过程；以日本、

韩国为代表的亚太国家积极汲取他国文化，参

与全球创意产业竞争，推动了日韩文化向全世

界的输出传播。这些各具特色的国际经验为我

国创意产业发展新的范式和路径提供了参考，

未来需要更深入的潜力挖掘和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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